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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酱油”到“内卷”：中国网络政治用语的“抽象化”演

进历程
苏楚浩

广州商学院，广东广州，511363；

摘要：本文基于近三十年中国网络政治话语的变迁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其抽象化的演进历程。研究指出，网

络政治用语的抽象化是经历了从“事件具象化编码”，到“群体标签与意识形态泛化”，发展到当下“心态隐喻与

概念结晶”三个清晰的阶段。本文通过历时性梳理与典型案例分析，揭示了中国网络政治话语语用功能如何从“传

递隐秘信息”发展为“建构社会身份”，并最终深化为“执行情绪共鸣与叙事解构”。这一演进主线不仅反映了公

众语用策略的创造性适应，更生动映射了中国互联网生态与社会心态的深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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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深度普及，网络空间已演变为

一个极具活力的社会话语场。在这一领域中，网络政治

用语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不断生成、传播与演变，其最引

人注目的趋势便是日益显著的“抽象化”。这种话语实

践具备“反常规、反规则、注重个性表达的特点”，是

一种“搞抽象”式语言现象，使用者倾向于用荒诞、戏

谑、非线性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与情绪（李祎晗,钱伟,20

25）。早期的“打酱油”、“俯卧撑”等词汇，尚是对特

定公共事件的指代性编码；而近年来流行的“内卷”、“躺

平”、“润”、“赢麻了”等，则已升华为概括普遍性社会

心态与宏观生存困境的抽象概念。

话语实现了从“指事”到“指心”的转变，其背后

是技术媒介、国家治理与社会心态三者互动。因此，作

者将系统性梳理这一抽象化历程，剖析网络政治话语内

在的演进逻辑与语用功能的转变，对研究中国网络社会

的演进与当代民众的精神世界丰富研究视角。本文将通

过历时性梳理，展示网络政治用语抽象化的演变脉络，

阐释网络政治用语如何从侧面成为记录中国社会变迁

的“语言化石”。

1 研究理论

为了深入剖析抽象化现象，作者借助三个理论视角，

作为分析各历史阶段的话语实践的理论工具。

从后结构主义视角看，语言并非简单的沟通工具，

而是权力博弈的场域。网络用语的抽象化，可以被视为

一种话语权的争夺，网民通过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对主

流叙事进行戏仿、反讽与解构，从而争夺对自身处境和

现实的定义权（孙吉胜，2008）。这种实践深刻体现了

话语、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

语言游戏论视角则将网络空间视为一个遵守特定

（审查）规则的“游戏”。抽象化便是玩家在熟知规则

后，为求有效表达而发明的策略性“新玩法”。它体现

了在严苛约束下，民间语用智慧的高度创造性。尉洪池

（2013）通过比较“博弈论”与“语言游戏”论，指出

后者更注重规则的社会性、实践性与动态性，这为我们

分析网民与治理体系的互动提供了精妙的类比框架。

模因论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抽象用语的传播机制。

一个成功的抽象词汇，便是一个强势的“语言模因”，

其复制、传播与变异的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自

然选择”（Dawkins,1976）。李祎晗和钱伟（2025）从模

因理论角度对抽象化语言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出色的语

言学剖析，指出模因的存活与变异（如“基因型/表现

型传播”）直接反映了其对生态的适应度与社会心态的

共鸣度。

2 抽象化演进的三阶段历程

网络政治用语的抽象化，是一个伴随互联网技术与

社会环境演变而逐步深化的过程，可清晰地划分为三个

历史阶段。

2.1 第一阶段：事件具象化编码（1990 年代末

—200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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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普及初期，以 BBS 为代表的话语空间相对

宽松，但针对敏感事件的讨论已开始受到规制。此时的

网络用语创造，核心语用功能在于“传递隐秘信息”，

其策略主要通过对语言哲学家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

进行有意违反，来传递”“言外之意”（Grice,1975）。

此阶段的网络交流呈现出早期“次生口语”的特征，即

一种在文字书写中复活了口语化、互动性并依赖于特定

语境的交流方式（翟羽佳,赵英乔,2024）。

典型的方式是“谐音借代”与“旧词新义”。例如，

以“河蟹”代指“和谐”，通过违反“方式准则”（避免

晦涩）来规避直接的表述风险。而“打酱油”一词，原

意指代与公共事件无关的日常行为，却被赋予了对热点

事件“漠不关心、回避表态”的全新“会话含义”，这

违反了“关系准则”（话语要有关联）。同样，“俯卧撑”

一词被引申代指“2008 年贵州瓮安事件”，官方通报中

提及当事人在女孩跳水前“做俯卧撑”，网民以此表达

对当时事件无从置喙、只能旁观的无奈与反讽；“躲猫

猫”则被引申代指“2009 年云南晋宁县看守所事件”，

网民以此表达对当时公权力机关解释的强烈不信任和

质疑。

此阶段的抽象化，是一种初级的、以规避风险为主

要目的的语用策略。网民通过这种心照不宣的共谋，与

“圈内人”建立起认同。此时的抽象，是作为一种“隐

语”而存在，是网络话语抗争的早期形态，可被视为普

通网民在与主流话语进行抗争时所使用的一种“独门秘

籍”的早期形态。

2.2 第二阶段：群体标签与意识形态泛化（2000

年代末—2010年代中期）

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舆论场域呈现出

“广场化”与“圈层化”并存的趋势，网络治理也同步

收紧。此时，网络用语的功能从“指事”转向“标记身

份”，其核心语用功能演进为“建构社会身份”。

“屌丝”一词的流行是典型代表。它通过自嘲式的

自我贬低，建构了一个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年轻男

性群体的集体身份。使用该词汇，本身就是一个寻求群

体归属与情感共鸣的语用行为。与此同时，“五毛”（指

代那些被认为在网络上系统性宣传官方立场、反驳负面

言论的参与者）、“公知”（从“公共知识分子”的中性

含义转变为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指代那些被认为盲目

崇拜西方价值观、脱离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等标签则

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充当了语用学中的“身份范畴标签”，

将复杂的思想光谱简化为泾渭分明的群体符号，其功能

在于迅速划清“我者”与“他者”的界限，进行立场站

队。

尤为精妙的是“你懂的”这一表达式。它不携带任

何具体的命题信息，却高度依赖交际双方共享的语用预

设。说话者预设听话者拥有共同的背景知识，从而无需

明言即可完成信息的传递与立场的确认，完美地实现了

“说了等于没说，没说却又说了”的交际效果。

这一阶段的用语实践，清晰地展现了话语作为“弱

者抗争的武器”的政治功能（徐畅,2013）。网络流行语

为社会普通成员提供了一个进行身份表达、群体认同与

意识形态博弈的符号工具。从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论角

度看，网民的语言选择积极地顺应了当时的社交心理世

界（寻求认同、划分敌我）和物理世界（规避日益收紧

的言论管控）。

2.3 第三阶段：心态隐喻与概念结晶（2010年代末

—至今）

进入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算法主导的时代，网络内容

监管趋于常态化与精细化，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增

大，“内卷”焦虑弥漫。在此双重背景下，网络用语的

抽象化达到新高，其核心语用功能进一步深化为“执行

情绪共鸣与叙事解构”。

此阶段的用语已从具体行为描述，结晶为概括集体

心态的抽象概念。“内卷”原为人类学术语，描述一种

文化模式在达到最终形态后无法稳定或转化为新形态，

反而在内部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细的现象，现被广泛用于

描述一种无实质增长的恶性竞争状态；“躺平”意指主

动退出或大幅降低社会竞争的生存策略，是一种“非暴

力不合作”式的消极抵抗；“润”（源于英文“run”的

谐音）则象征了寻求“外部出路”的离散选择。这些词

汇作为强大的概念隐喻（Lakoff & Johnson,1980），其

功能不在于客观描述，而在于为一种复杂的集体性情结

命名并引发广泛共鸣。

“赢麻了”是此阶段反讽言语行为的典范。它通过

字面上对“胜利”的极度肯定，来表达实质上的彻底否

定，公然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不说自知是

虚假的话）。其语用目的，在于对脱离个体感知的宏大

成功叙事进行戏谑性的解构，表达对官方或主流叙事的

不信任和戏谑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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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模态抽象符号的兴起，如“哈基米”（最

初是日本动漫中的拟声词，现其原始语义已被掏空，成

为一个纯粹的情绪符号），标志着抽象化走向了极致。

其传播是一个典型的模因化过程，使用者通过分享和再

创作，参与的是一种情绪共振与圈层身份表演的仪式，

信息传递的功能已降至次要。这种语言实际是人类在与

技术环境互动中的一种“言语行动”，是动态的、复杂

的过程（郑东萍等,2024)。

在此阶段，说出“躺平”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宣言，

使用“赢麻了”就是在执行一次解构行动。抽象用语本

身，已成为一种具有施事力量（Austin,1962）的社交

行动。它们作为强势模因，其传播依赖于在特定语言生

态下所能引发的语用共鸣，反映了数字时代语言学习的

动态性和交互性。

3 结论

回顾网络政治用语近三十年的变迁，一条清晰的演

进主线浮现出来：其核心语用功能，从最初的“传递隐

秘信息”，演进至中期的“建构社会身份”，并最终深化

为如今的“执行情绪共鸣与叙事解构”。这一历程完美

体现了语言使用作为一种社会适应性行为的本质。

网民在变化的政治规制、技术平台与社会心态等多

重生态压力下，为了实现有效的社会交际与自我表达，

不断调整并创造其语用策略。他们从早期简单地违反合

作原则，到主动运用语言顺应语境进行身份管理，再到

创造出具有强大施事力量和情绪感染力的抽象模因，展

现了惊人的语言创造力与适应性智慧。语言不仅是描述

工具，更是建构社会现实、争夺话语权的权力场域（刘

永涛,2011），这一观点在我们对网络用语演进的分析中

得到了充分印证。

因此，网络语言的抽象化，远不止是青年亚文化的

猎奇景观。它是中国社会心态变迁的实时“晴雨表”，

是公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语用智慧的集体结晶，为我们

观察和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一个独

特而鲜活的语言视角。从“打酱油”的旁观的无奈，到

“内卷”中的主动的困境言说，这些词汇串联起的，是

一部缩微版的、流淌于网络空间的中国社会心态史。这

一历程不仅展现了网络亚文化作为一种“弱者抗争的武

器”在与主流话语互动中的动态发展，更为我们理解当

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具体语言视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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